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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草原文学中特别注重草原景观描写、地理意象呈现和地理空间建构,关注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文学地理

学方法能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对草原文学和长篇小说的理解。草原文学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的审美特征,

突出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对动物的态度上。我们不但能够从草原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列举出许多用拟人化

手法表现动物情感的作品,而且可以感受到草原牧民是把何等真挚的情感移注到动物身上的。草原文学作

品中写了很多动物,其中鹰、马、狗、狼着墨较多,而且极具草原特色,有很强的地域色彩。本文主要从草原

小说中所描写的动物意象入手,来探究草原文学中动物自然意象与作者思想情感的关联及其独特意义,以
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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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

关系。对于草原文学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我比较认同内

蒙古大学教授刘成在论文《“草原文学”界定及其它》中提

到的观点:“草原文学”就是反映迷人的草原之美的文学,
歌颂草原人之美的文学,描绘出草原之风俗画的文学,着
力表现草原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趣,风土人情和各民

族友爱和谐的文学。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草原文学中

的动物意象进行研究,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内蒙

古本土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1　极具灵性的动物意象

动物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有情有智的生灵,
是人类的朋友,同时这类意象具有很强的象征寓意性。小

说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塑造并不少见,在世界文学的范围中

已是层出不穷,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英
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日本作家椋鸩十《雁
王》、中国作家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郭雪波《大漠狼

孩》、黑鹤的《重返草原》等。可见,对于动物形象的塑造已

成为了世界文坛上一道独具韵味的景观。动物形象不再

是简单的符号,而是成为代表着独特的文化心理以及生态

价值的独立主体,包含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道德内涵和生

态意蕴。草原文学中的“鹰”“马”“狼”等意象就有着草原

精神的独特体现。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马是草原文学中最具

代表性的形象。辽阔草原上奔腾的骏马是草原特殊的标

识,牧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马,草原传统的竞技比赛中,赛
马骑射的项目中也少不了良马。在骏马的飞驰中,充分展

现出草原独有的生机与活力。比如,在内蒙古作家里快的

草原小说中,矫健而自由的骏马是草原上原始生命力的精

魂所在。在他的唱片草原小说《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中,
所展现的马种类颇多,有四眼神驹、紫骝神骏、沙里红、飞
鬃马、火龙驹等,这些马各具特色,既能感知到危险,及时

发出警报,又能分辨其他马背上的人是敌是友,与主人的

心灵高度契合。马既可以驮主人飞越火海而人马无损,也
能在主人受到陷害藏身于山洞时,巧妙的引开敌人,护得

主人周全。由此可见,在马的身上充满了奇幻的色彩。
除去骏马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草原小说中对

于鹰的描写也令人称奇。例如,在《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
中,在草原上的漂泊,使得主人公和鹰之间建立起某种默

契,彼此可以顺畅的交流。遇到紧急的状况时,老鹰可以

发出警报担任着哨兵的职责,同时也是不忘恩情,以死相

报的精魂。鹰的聪慧和灵动令人惊叹,更为震撼的是当主

人公勿拉布和中毒箭身亡后,陪伴他的每只鹰眼角都淌着

泪水,啄食完他的尸体后相继撞死在山洞中,这一幕着实

撼动心灵。在对草原上充满灵性的动物进行刻画时,是在

遵从其动物本性的同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个性特征。
除去马、鹰、狗等形象外,草原小说还叙述了红狐,传说亲

眼看到它的人会得到幸福与安康,直至终身;倒毙路边的

白狐,至死都仰望故乡,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还有神秘的

白驼,可以洞悉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陪伴人完成心灵的

救赎。这些有着独特价值的生命个体,为草原小说增添了

神秘奇幻的意趣,体现了草原人民热爱自然,平等对待生

命的价值观念,更传递出对于草原生态的深刻思索。

2　动物意象的现实意义

蒙古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
他们洒脱、自由、勇敢、坚毅,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逐步深

入到草原,原本水草肥美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蒙古族的

传统的生存方式不断被弱化,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逐渐被人

们所遗忘。作家们为草原的传统文化的消解而深感忧虑,
为唤醒人们对传统草原文化的记忆,蕴含着草原坚韧顽强

的精神的疾驰的骏马,成为了草原人民热烈豪放激情的载

体,对草原传统事物的生动描绘,使作品充满鲜明的地域

特色与浓厚的民族气息。
对于草原退化的严峻现实的叙述,传递出他个人的直

接体验和对生态环境、动物命运的深刻思考。人类对自然

资源的掠夺、对动物生存地的破坏,使得曾经“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茫茫草原,日益退化。曾经的草原水肥草美,如今

却满目疮痍。面临严峻的考验,动物们又将何去何从?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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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候,人在面对自然时,常常忘却自然的生存法则,人有

人道,兽有兽道。人类应该自觉的维护生态平衡,清醒的

认识到应大力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对破坏草原的行为感到

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例如,在《狗祭》中,老人只能杀死

被居心不良的人类驯服的狗,借助铲除作恶的动物来表达

捍卫草原文明的决心。人类在错误观念的指引下,对动物

残忍的猎杀,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是对人类自我

心灵的猎杀,如果肆意破坏,那么曾经和动物和谐相处,彼
此信任的美好时光,也将不复存在了。由无数物种构成的

地球生物圈,物物相生相克,存在着奇妙的自我调节机制。
在自然进化史上晚出的人类,是唯一有能力毁灭这种机制

的生物。随着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更

加成熟,在与动物们的相处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开始遭到质疑,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自然。由于现代人类

缺少一种敬畏自然的信仰,所以变得无所顾忌。在苍茫辽

远的草原上,天气因素是影响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因

素,蒙古族将天称作“腾格里”,认为天赐予人民平安祥瑞,
神圣而富有灵性的动物都是腾格里的恩赐,骏马、红狐、白
驼以及哈日巴拉都是腾格里派遣来的精灵,带有神秘奇幻

的宗教色彩,人们对它们充满敬仰之情。现代工业文明与

传统草原文明的对抗的缩影。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绝对的

对立,不要试图去征服自然,而应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结语

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理论与方法,解决了传统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

问题,为文学恢复同大自然的联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有力支

撑。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指出的,“尽管

我们的科学和文化驯服了自然荒野,但我们仍然是流浪

者,不知道如何评价大自然的价值”。经济的迅猛发展,科
技水平不断地进步,对于自然的敬畏变成了对科学的推

崇,对于自然的肆意索取和破坏,最终令人与自然背道而

驰,由和谐共生转变为敌对状态。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宿命无以阻挡,随着社会大发展变迁和人们生活思维方

式的变化,注定了对传统文明的坚守是艰难的。所以复归

自然并不是重回古朴,而是在对古朴的追求中更好进行自

我的反思,对传统对过往保持敬畏之心。世界因万千生命

的共存而丰富多姿,人类既处于自然之内也在其之外,建
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的理想家园,应该将人与动

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转变到客观科学的行动中去,达成

人与自然的健康互动,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物质与精神的诗

意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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